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5), 2711-271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5287   

文章引用: 连欣.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的影响: 基于滞后效应的视角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5): 
2711-2718. DOI: 10.12677/aam.2022.115287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的影响：基于

滞后效应的视角研究 

连  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3日 

 
 

 
摘  要 

数字化的高速发展促使各企业调整自身的战略定位及资源配置模式，但是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战略变革的

具体影响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基于4G时代伊始及其发展时期2014~2020年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的资源调整情况，选择该期间的数字化应用、接入、平台建设及平台发展水平体现数字化水平，运用多

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滞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数字化应用

水平及平台发展水平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大幅度的战略变革，数字化接入水平和平台建设水平的滞后项对

于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具有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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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ization has prompted enterprises to adjust their strategic posi-
tion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but there is still no accurate conclusion on the specific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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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 of digitization level on enterprise strategic change. Based on the resource adjustment of Chi-
na’s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4G era and its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2014 to 2019, the digital application, access,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latform develop-
ment level during this period are selected to reflect the digital level, and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lag effect of digital level on enterprise strategic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gging digital application level and platform development level will encourage en-
terprises to make greater strategic changes, and the lagging items of digital access level and plat-
form construction level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greater strateg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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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4G 时代之后，数字技术不断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方针，根据 2020 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中国在“十

三五”时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球领先，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和 4G 网络，而制造业作为国家

大力发展的实体经济的主体，更是产业数字化的主要发展对象。那么，制造业企业是不是会随着数字化

建设的加速推进，重塑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选择，进行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企业

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向数字化、服务化、智能化的道路转型？ 
数字化建设与战略变革的影响机制需要理论诠释，与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的现实也需要相应的研究

支撑。梳理现有的文献发现：第一，数字化水平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成熟度，数字化转型等数

字化发展的相关方面。例如，王核成等(2021) [1]开发了数字化成熟度模型以帮助企业更好的数字化转型，

荆树伟等(2021) [2]构建了传统制造业精益数字化水平评估模型，帮助传统制造业打破僵局找到突破口；

第二，关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的影响，大多学者聚焦于创新或企业绩效，戚聿东等(2020) [3]认为数字化

通过管理活动和销售活动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绩效，且两条路径的影响相互抵消；第三，关于战略变革的

动因，过往文献大多将视角放在了外部环境和组织与公司治理层面，杨艳(2016) [4]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激励企业实施更大幅度的战略变革；张明、蓝海林等(2020) [5]运用 fsQCA 以及 PSM 的方法，发现不

同组态均能引发高程度战略变革，但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王新光(2021) [6]发现财务柔性会促进企

业战略变革的行为。 
根据以上描述，目前还没有文献集中研究数字化水平对战略变革的影响。本文通过有关信息化水平

测度的研究界定数字化水平，以数字化水平作为外部环境，通过资源依赖理论进行测量战略变革幅度，

基于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研究数字化水平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本文创新点主要在于：① 从应用、

装备、平台建设、平台发展四个维度测度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拓展关于数字化水平的理论认知；② 通过

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构建数字化水平与战略变革的理论框架；③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基础设施

对于制造业企业战略幅度的影响机制，从而弥补了数字化进程促进制造业战略变动研究中机制检验方面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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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化水平及其测度 
数字化水平是指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关于数字化水平的测度可以依据过往关于信息化水平测度的

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水平的测度主要聚焦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化应用程度等方面。

虽然数字化水平区别于信息化水平，但是目前数字化水平测度的指标选择主要借鉴于信息化水平测度相

关的替代变量，周青(2020) [7]根据信息化水平测度相关研究中得到启示，选择数字化接入水平、数字化

装备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四个指标进行测度区域数字化水平，张鹏飞(2020) [8]
也选取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体现数字化水平。 

本文根据数字经济发展角度，通过研究数字化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指标体系，认为互联网产业提供

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增长率和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分别体现数字化应用水平和数字化接入水平，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率和物联网市场规模增长率能体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建设

的发展潜力，分别表示为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平台建设水平。 
2) 战略变革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战略变革的定义一直未能有一个公认的界定。Ansoff (1979) [9]、Tushman (1985) [10]等等认为战略变

革是企业正式管理系统、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文化的转型。Carpenter (2000) [11]将战略变革定义为

企业在多种关键战略维度上的资源配置模式的变化。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and Salancik, 2003) [12]认为组

织对外部环境有一定的依赖，因为组织需要获取外部环境资源来开展组织活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

组织为了防止资源短缺导致经营活动发生停滞，组织会对资源进行相应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梳理过往的文献得知，战略变革影响因素众多，根据潘安成(2009) [13]总结战略变革动因理论的发展

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需求变化会促进战略变革，80 年代中期，组织种群生态

学理论认为，战略变革主要是依据组织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90 年代中期的超竞争理论认为市场需求以

及竞争状况变化会为企业提供合适的战略时机。陈传明(2005) [14]根据有关资料整理认为，影响战略变革

的因素主要有最初战略、外部环境、企业的绩效以及组织与公司治理四个方面，并认为外界环境中市场、

技术不确定性程度会促进企业不断地进行变革，以谋求生存以及发展。 
本文根据 Carpenter 和资源依赖理论，将战略变革定义为企业在关键战略维度上的资源上的调整，并

将研究内容聚焦于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外部环境，探究外部环境中的数字化水平对于战略变革的具体影

响。 
3) 数字化水平对战略变革的影响 
综上述文献分析，选取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化接入水平、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以及数字化平台建

设水平作为数字化水平的衡量标准，依据资源配置的变化定义战略变革，并据此建立数字化水平对战略

变革影响的理论框架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model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level on 
strategic change 
图 1. 数字化水平对战略变革影响的理论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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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期的数字化水平，企业根据数字化发展状况，本文认为数字化水平滞后一期后会对战略变革

幅度产生影响，本文提出以下的假设： 
数字化应用水平主要反映了 IT 应用能力，反映信息技术在新产品开发中的应用能力(付慧贤，2009) 

[15]，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大支撑，促进制造业技术改造以及设备更新(高升，2020) [16]，促进产业生

态系统更加丰盈，推动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升级。因此，数字化应用水平会为企业战略变革提供更多的动

能，促进企业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假设： 
H1：数字化应用水平滞后一期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数字化接入水平本质上反映主体间信息网络的连通性。虽然，2013 年“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以来，

2018 年光网城市全面建成，光缆线路总长度稳居世界第一，数字化应用水平发展越来越快，但是目前与

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王锐、蒋亦伟，2017) [17]，对于产业战略进行变动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有限，并且在不

同的企业当中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杜振华，2015) [18]。所以，数字化接入水平对企业进行更大程度战略

变革的支持作用有限。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接入水平滞后一期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反映了数字化创新载体的发展程度，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万物互联的

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出，但本文研究期为 4G 时代发展期间，数字化平台建设仍处在一个初期发展阶段，

发展水平不成熟，与实体经济不能很好的融合，难以支撑传统实体产业的创新发展，因此，数字化平台

建设水平的上升会阻碍企业进行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假设： 
H3：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滞后一期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化平台是服务于数字化建设的平台，数字化平台主要是提供知识、资源以及信息交互的场所，

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多种资源的连接、应用，把握市场的大方向，促进企业进行大幅度

的资源重新配置，进行与服务业、数字产业等其他产业之间的资源融合，进而进行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

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假设： 
H4：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滞后一期对企业战略变革幅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 样本设计与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全部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 4G 发展时期，样本选取的时间区间是 2014 年到

2020 年，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数字化水平数据主要来自于 2021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局以及中国工信部。为防止数据缺失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

下筛选：一，剔除 ST、PT 公司；二，剔除异常值以及极端值样本；三，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

到 617 家公司，总计 3702 个样本点，并对所有样本进行 Winsorize 缩尾处理。数据分析主要采用 Excel
和 STATA15.1 完成。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根据朱丹(2018) [19]对战略变革幅度(STRCHR)的测量方法：本文选取六个资源配置

指标来衡量企业业务层面战略变革的幅度：a) 研发投入(研发支出/营业收入)；b) 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固
定资产增长率)；c) 管理费用投入(管理费用率)；d) 广告和宣传投入(销售费用率)；e) 库存水平(存货收

入比)；f) 财务杠杆(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 
参考朱丹、周守华(2018)的研究方法处理资源配置指标，得到战略变革幅度的度量值，具体如下：一，

得出每项指标当期(t)与前一期(t − 1)的变动值并分别消除行业影响；二，将各指标的变化值进行标准化；

三，将标准化的六个指标取绝对值之和求均值，得到战略变革幅度(STR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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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通过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状况来体现数

字化水平，选取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化应用水平，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作为数字化装备水平，物

联网市场规模增长增长率作为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增

长率作为平台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过往研究显示，由于有诸多因素会对战略变革产生影响，本文纳入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成长能力(Growth)，股权集中度(OC)，股权制衡度(SR)，前期企业绩效

(EROA)。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说明见表 1。 
 

Table 1. Definition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STRCHR 战略变革幅度 企业在各战略维度上资源配置的调整大小 

解释变量 

HLW 数字化应用水平 互联网普及率(%) 

GL 数字化接入水平 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 

WLW 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 物联网市场规模增长率(%) 

FWY 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率(%)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年限 

GROWTH 企业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OC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SR 股权制衡度 第 2~5 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EROA 前期企业绩效 上一期的企业绩效 

 
(三) 模型构建 
数字化水平与战略变革幅度关系 
为了验证 H1，建立模型(1)如下： 

i,t 1 t 1 2 i,t 3 i,t 4 i,t

5 i,t 6 i,t 7 i,t

STRCHR HLW SIZE AGE GROWTH
OC SR EROA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为了验证 H2，建立模型(2)如下： 

i,t 1 t 1 2 i,t 3 i,t 4 i,t

5 i,t 6 i,t 7 i,t

STRCHR GL SIZE AGE GROWTH
OC SR EROA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为了验证 H3，建立模型(3)如下： 

i,t 1 t 1 2 i,t 3 i,t 4 i,t

5 i,t 6 i,t 7 i,t

STRCHR WLW SIZE AGE GROWTH
OC SR EROA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为了验证 H4，建立模型(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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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1 t 1 2 i,t 3 i,t 4 i,t

5 i,t 6 i,t 7 i,t

STRCHR FWY SIZE AGE GROWTH
OC SR EROA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4. 实证研究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战略变革幅度 STRCHR 的均值为 0.426，最小值为 0.0734，最大值为

2.018，说明不同企业在各战略维度上的资源配置上的调整差异较大。数字化应用水平HLW的均值为0.574，
最大值为 0.704，最小值为 0.479。数字化接入水平 GL 均值为 0.169，最小值为 0.0900，最大值为 0.243。
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 WLW 的均值为 0.208，最小值为 0.163，最大值为 0.250。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 FWY
的均值为 0.159，最小值为 0.044，最大值为 0.277。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TRCHR 3702 0.426 0.347 0.0734 2.018 

SIZE 3702 22.46 1.145 20.27 25.93 

AGE 3702 12.00 6.159 2.98 26.18 

GROWTH 3702 0.159 0.253 −0.354 1.321 

OC 3702 33.4 13.66 8.77 69.7 

SR 3702 18.02 10.14 2.1 43.66 

EROA 3702 0.06 0.0429 0.00273 0.209 

HLW 3702 0.574 0.0742 0.479 0.704 

GL 3702 0.169 0.0559 0.09 0.243 

WLW 3702 0.208 0.0356 0.163 0.25 

FWY 3702 0.159 0.0836 0.044 0.277 

 
(二) 回归分析 
1) 数字化水平与战略变革幅度的关系。 
数字化水平对战略变革幅度的滞后效应的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models (1) to (4) 
表 3. 模型(1)到(4)的估计结果 

 (1) (2) (3) (4) 

VARIABLES STRCHR STRCHR STRCHR STRCHR 

L.HLW 
0.304***    

(2.97)    

L.GL 
 −0.237**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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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L.WLW 
  −0.609***  

  (−3.66)  

L.FWY 
   0.310*** 

   (4.61) 

SIZE 
−0.043*** −0.042*** −0.043*** −0.041*** 

(−7.81) (−7.67) (−7.79) (−7.48) 

AGE 
−0.001 −0.001 −0.001 −0.000 

(−1.09) (−0.7) (−1.05) (−0.14) 

GROWTH 
0.248*** 0.253*** 0.255*** 0.270*** 

(11.63) (11.84) (11.94) (12.44) 

OC 
0.001** 0.001* 0.001* 0.001 

(1.97) (1.80) (1.94) (1.53) 

SR 
0.001** 0.001** 0.001** 0.001** 

(2.02) (2.07) (2.04) (2.00) 

Observations 3702 3702 3702 3702 

r2_a 0.0559 0.0548 0.0571 0.0591 

F 37.52 36.75 38.34 39.72 

 (1) (2) (3) (4) 

注：***p < 0.01，**p < 0.05，*p < 0.1。 

 
根据表 3 可得模型(1)到(4)的统计结果可知，模型(1)的数字化应用水平的滞后一期对战略变革幅度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假设 H1 得到验证，数字化应用水平滞后一期会促进企业采取更大程度的战略变

革，有利于企业进行进一步资源的再配置；模型(2)的数字化接入水平滞后一期对战略变革幅度存在显著

负向作用，说明假设 H2 得到验证，数字化接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够促进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模型(3)
中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滞后项对战略变革幅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假设 H3 得到验证；模型(4)中数

字化平台发展水平滞后项对战略变革幅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假设 H4 得到验证。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 2014~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及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基于滞

后效应的视角研究了数字化水平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应用水平和数字化平台发展水平

滞后一期后会促进企业进行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相反，数字化接入水平和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滞后一

期后对战略变革幅度存在显著负向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战略变革实践具有以下的启示意义：一、国家应该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更多的进行知识、资源以及数据信息的交互，以促进制造业企业能够进行更大幅度的战略变革，进行资

源的重新配置，以应对外部的动态变化，实现转型升级；二、在数字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注意减小企业

之间产生的“数字鸿沟”，避免“信息落差”现象的出现；三、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应当注意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以便更好地支撑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制造业企业顺应时代进行战略变化。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主要关注了企业战略资源配置上的变动程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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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注到战略变革的方向；其次，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有多种，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未来的研究者

也可以探索更多影响战略变革的因素的可能性，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以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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